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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西里乡村风光和旧时纽约街区为背景，把一流的学术研究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融于一体，既是优秀的有组织犯罪史著作，又是扣人心弦的传记作品。
内容简介：
世界上最成功、最富有、最危险的犯罪集团内幕；
历史的深处是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是亘古不息的人性博弈；
黑帮经典《教父》前传，美国特勤局首次曝光50年追捕档案；
管理体系高效完美又神秘莫测，经营策略沉稳务实却出奇制胜；
犯罪天才与传奇特工的智慧较量，地下社会的权力消长和利益瓜分，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必读书！
在控制美国有组织犯罪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臭名昭著的五大家族出现之前，还有一个独指的犯罪天才莫雷洛，他领导的犯罪家族曾经控制了纽约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美国黑手党第一家族》以大桶谋杀案和假币制造案及其侦破为叙述主线，再现了莫雷洛的鲜为人知的经历，追溯了美国黑手党从1890-1930年间诞生及崛起的血腥历史。莫雷洛建立的犯罪家族对以后的美国黑手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立足于第一手资料，包括以前未披露的美国特勤局档案、监狱记录、审讯记录和在世家族成员的访谈、主要参与破案者的信件和回忆录，以及大量报纸报道，详尽无遗地还原了一个世纪前的恐怖事件，充分展示了黑手党的罪恶而懦弱的本质，也揭示了正义战胜邪恶需要智慧、勇气和长期努力的历史真相。

媒体评价：

 “文笔简洁生动，叙述主线清晰，史料丰富（而且很恐怖）——很可能是未来若干年里同类题材中的最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华盛顿邮报》
“对纽约犯罪活动的真实状况或优秀的历史著作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本书不容错过。”
——《图书馆周刊》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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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达什（Mike Dash），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博士。曾在多家全国性报纸和杂志担任记者，被誉为“优秀的历史研究者和说故事的高手”。他有七部作品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如《撒旦的马戏团》《恶棍》《巴塔维亚的墓地》和《郁金香狂热症》。《美国黑手党第一家族》被普遍认为是迄今为止他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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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章节：
第1章 大桶疑案
那房间就像墓室最里面的部分。潮湿，天花板很低，没有窗户，而且在纽约这寒气刺骨的夜晚冷飕飕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就像警察瞪大的眼睛。
屋外，小意大利中心的普林斯街，正在下着毛毛细雨，沿街一堆堆腐败的垃圾之间汇成一个个水坑，街面上的卵石变得滑溜溜油腻腻的。屋内，一块窖藏啤酒广告牌下，一间毫无特色、廉价的工人酒吧往里延伸，直达一座出租屋的深处。那是1903年4月14日凌晨三点多钟，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酒店已经打烊，静悄悄的。但酒店最里面，阴影之中立着一道门，做工粗糙，关得紧紧的。门后的房间里，贝内德托?马多尼亚正在坐着吃他那最后的晚餐。
广告上说这店子是一间意大利面馆，但实际上是最简陋的餐馆。靠墙蹲着一个旧炉子，冒出一团团烟气。墙上挂着一串串发霉的大蒜，大蒜气味同煮着的蔬菜气味混合在一起。其余的器具包括几张粗糙的矮桌、几把旧椅子和房间一角伸出的生锈的铁皮污水池。煤气灯喷出褐黄色的火焰，泥土地面上原来撒了一层雪松锯末，人来人往一天之后，这锯末已经跟痰、洋葱皮、意大利黑雪茄混合在一起，凝结成了厚厚的一层。
马多尼亚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盘炖豆子、甜菜和马铃薯。那是他的家乡巴勒莫省的农民最可口的食物。他膀阔腰圆，中等个子，高高的额头，栗色的双眼，一头浓密的棕色鬈发，按当时的时尚，算得上英俊潇洒。上唇浓密的胡髭，精心地上了蜡，形成两个尖，更衬托出他那罗马式鼻梁笔挺的斜线。他比大多数工人都穿得讲究：身着高领西装，系着领带，脚穿厚底皮鞋——全都是颇为富有的标志。不过他究竟是怎么赚钱的，很难看得出来。如果问他，马多尼亚说自己是石匠。但连看人漫不经心的人也看得出，这人并不习惯于体力劳动。他年仅四十三岁，身体就已开始松弛，他双手柔软，而且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丝毫没有工匠的老茧的痕迹。
过了一会儿，这独自用餐的人吃饱了，把碗一推，朝房间对面望去，只见几个同胞靠着一面墙懒洋洋地站着。跟他一样，他们也说西西里话，这种方言中有大量从西班牙语、希腊语、阿拉伯语中借来的词汇，连意大利人也难以听懂；而且跟他的穿戴一样，他们戴的珠宝，穿的衣服，也同他们假称的职业：短工、农民、熨衣工，很不相称。但在这儿马多尼亚是个外来者，这一事实是不可能弄错的。这个餐馆里的人都是移民，其他的人却都已成了纽约人，如今在这意大利人聚居区熙熙攘攘的街头毫无身在异乡的感觉。而马多尼亚一个礼拜前才头一回来到曼哈顿，还不熟悉这个城市。在小意大利他需要一位陪同人才找得到路，觉得很是狼狈。更糟糕的是，他几乎全不了解的这些人一起窃窃私语，话说得掐头去尾，弄不懂是什么意思，这让他觉得越来越惊恐。
马多尼亚没来得及解这个谜团。这西西里人刚吃完，那进入餐馆的唯一的一道门“吱呀”一声，声音很大，响彻房间，门猛然开了，又进来一群人。在煤气灯奄奄一息的火苗光亮中，马多尼亚看清了他认识的一个人——托马索?佩托的脸。这人椭圆型脸，满身横肉，气势凶狠。他肩膀宽阔，双臂有力，智力低下，赢得了“牛牯”这个绰号。他身后掩着另一个身影，酒吧一面墙上映出他的侧影，时间很短。那是一个身体单瘦、个子中等的人的侧影。这人双眼是两滴喷墨，就像钻进头盖骨的两个黑洞。这新来者面无表情，削瘦，皮肤粗糙，下巴和脸颊上的胡须都没有刮掉。他的胡髭乱糟糟的，就像强盗的胡髭。
牛牯本能地让开路，让那单瘦的身影踏进房间。他进来时，餐馆里其他身影全都不寒而栗。这就是他们的老板，他们对他显得又敬又畏。不管他盯着谁，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对视。
这黑眼睛的人引起的恐惧，马多尼亚自己也抵挡不住。这新来者说话的时候，声音干哑，手势含蓄，动作很小。他身体右侧裹着非常宽大的棕色披肩，那样子尤其令人尴尬。他总是藏着的手臂，马多尼亚知道，这手臂畸形得可怕。前臂本身就长得短小，还不到正常人前臂一半长。更糟糕的是，上面的手只不过就是一个爪子而已。这手生来就缺拇指和前三个指头。只留下小指，孤零零的毫无用处，仿佛是某个漠不关心的神灵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黑眼睛名叫朱塞佩?莫雷洛，但他这残肢给他赢得了“独爪”或“独爪手”这个绰号。
莫雷罗没费时间讲虚礼。只要他正常的左手一个小手势就够了，一直懒洋洋地站在墙边的人中有两人一跃而起，抓住马多尼亚双臂，一人抓住一只，拖着这吃饭的人站起来。他们的俘虏挣扎了一会，但无济于事；他双腕双肩被抓住，抓得紧紧的，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叫喊是没有希望的，这房间离街边太远，即使是用尽全力的恐惧的尖叫声，在街边也听不见。他一半自己站着，一半由抓他的人支撑着，黑眼睛的人走过来时，他徒劳无益地扭动着。
当时马多尼亚和独爪手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难以确定。也许他们进行了简短而怒气冲冲的交谈。最可能的是用了“仇人”两个字。也许马多尼亚明白自己面临致命的危险，徒劳地哀求饶命，但为时已晚。即使哀求了，他的话也没有起作用。黑眼睛的人又做了个手势，控制着俘虏的两名助手拉着他在地板上很快地朝生锈的污水槽拖过去。一人使劲抓住马多尼亚的头发，抓得他仰起头来，露出喉管。第三人冲上来，挥舞着一把短剑，刀口很薄，磨得剃须刀般锋利，长约十四英寸。这人顿了一顿，测准角度和距离，在喉结上面一点点斜着一刀捅到底。
这一刀用力极猛，把马多尼亚的喉管从前到后刺了个透，最后刺到了骨头。刀抽出来时，抓住俘虏的两人觉得他的身体往下沉，四肢软绵绵的，没有了反应，他们用尽全力，把这垂死的人拉着站起来，这时“牛牯”佩托拿着刀走过来，把刀从左向右使劲一挥，割破了马多尼亚三层的亚麻衣领，切断了喉管和颈静脉，只差一点点就把俘虏的头给砍了下来。
这次暴行骇人听闻，但是完全是预谋好了的。生命随着鲜血一股股喷出离马多尼亚而去，抓着他双臂的两人把他的头按在污水槽上，一股股涌出的血捶击着铁皮，咕嘟咕嘟流进了下水道。漏出的一点血滴在受害人衣服上，或者渗进了脚下的锯末里。没有一点血到达锯末下的地板上而留下持久的犯罪痕迹。
喷血的惨景持续了一分钟，也许一分多钟，血流渐渐止住。血流止住之后，一双粗大的手握住马多尼亚割断的脖子，用一块麻布捆住他的喉咙。那粗糙的织物吸收了从伤口滴出的越来越少的血。尸体被对折拢来抬到房间中央，另外有人已经拖来了一个大桶，三英尺高，是批发商给纽约的商店提供的那种大桶。大桶里面铺了一层从地上铲起的污泥和锯末，用来吸收尚未流尽的血，死者的尸体被野蛮地硬塞进桶里。
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伸出桶外，但无关紧要；莫雷洛及其手下的人并不想把尸体藏起来。马多尼亚的尸体本来就是要让人发现的，尸体上野蛮的伤口是一种震慑。但是，也没有必要冒过早被发现的危险。一件旧大衣，上面的标签被小心地摘下来了，盖在伸出的手脚上，大桶被七手八脚地挪进酒吧，再从酒吧通向一条巷子的后门里挪出去。一辆破旧的单马有篷运货马车停在巷子里，在黑暗中等候。几名西西里人齐心合力把桶抬上马车；两个人披着厚厚的披风，驼着背，爬了上去。随着一阵弹簧的吱吱声和得得的马蹄声，贝内德托?马多尼亚登上了他最后的旅程。
约一个小时之后，天亮不久，一名清洁女工，名叫弗朗西丝?康纳斯，离开东区的住处，动身到最近的面包店去买面包卷。
她居住的社区极度贫穷。康纳斯住的出租屋一边是一间即将倒闭的车马行，介绍业务的广告已经油漆剥落，另一边是一排即将倒塌的广告牌，用废铁支撑着。她从住处出来的时候，右边是东河，淌着一河污水，水面浮着大量发臭的脏物，冲刷着残破的码头。左边是一个货栈，里面装满了咯咯乱叫的鸡，紧靠着一家工厂。正前方是东11街和丁大道相会之处，她要到最近的面包店去，要经过外墙伤痕累累的马利特暨汉德尔木材堆置场。
马利特暨汉德尔木材堆置场肮脏破烂，跟东11街本身没有两样。场内发出难闻的垃圾臭味，墙壁上有许多没洗的窗户，上面蒙着起保护作用的细铁丝网，就像一张麻脸。大多数日子，木材都胡乱地堆在外面，过路人不得不小心地穿行在一堆堆乱放的木材之间。不过这天早晨，另外一个障碍物挡住了康纳斯的去路。一个大桶，上面盖着一件大衣，不偏不倚地立在人行道中间。
附近的出租屋亮起了灯光，雨也差不多停了，但仍然太早，附近的装卸工人和血汗工厂的工人还没有起床。谁也没有看见康纳斯太太发现这大桶。谁也没有看见她打量这障碍，也没有人看见她掀起麻布的一角往里面瞅。不过他们听见了这女人的尖叫声。康纳斯一看见里面的东西，就恐惧地尖叫了一声，沿街的窗户里全都伸出一个个脑袋来。这清洁工揭开麻布，露出了尸体的右臂和左腿。臂和腿下面，被血染黑的锯末下露出一张脸来，高额头，栗色眼睛，浓密的棕色头发。
听见康纳斯的叫声，木材场的保安连忙跑过来。他又跑去叫警察。巡警约翰?温特斯从附近的岗位赶来，扯下大衣，立即看出桶里的人已经死了；他割断的喉管和惨白的皮肤说明了这一点。巡警长长地吹了几声哨子，召来几名警察到现场来增援。其中派了一人去打电话叫刑侦大队的人来，其他人则着手勘查发现的尸体。
勘查可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活儿。温特斯触到的一切都沾满了污血，黏糊糊的；死者的脸和躯体溅满了，衣服浸透了，大桶桶壁木条之间渗出了污血。但没有什么痕迹表明这尸体是怎么来到东11街的。雨水已经冲掉了马车驶过的痕迹，脚印化成了泥浆，辙印消失了。联邦街警察局的鲍尔警司曾在清晨五点十五分经过木材堆置场，确信当时这儿没有大桶，沿街两边逐户询问，也没有发现谁曾经看见这辆车骨碌碌沿街行驶，谁也不明白这车怎么能在马利特暨汉德尔木材场卸下大桶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世纪之交的曼哈顿，法医学还处于婴儿期，刚刚由伦敦警方引进来，纽约警察局尚未采用，保护犯罪现场的观念还闻所未闻。温特斯并没有费心等候14街警察局的侦探到场，就把马多尼亚的尸体从桶中撬出来——这可是费劲的活儿，因为尸体在里面撑得紧紧的——拉直放在水坑上面进行勘查，查找线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为尸体遮风挡雨，但这位巡警的确注意到了两个重要的细节：尽管雨下了一个通晚，盖着大桶的大衣只湿了一点点，下面的尸体摸上去还是温暖的。显然，死者才刚刚被抛尸，人也是不久前才死去的。
开始系统的勘查工作留待刑侦警司阿瑟?凯里来做。凯里是来到现场的第一位有谋杀案侦破经验的警察，他给马多尼亚口袋里的物品加了标签：有一个十字架、一个日期戳、一个孤零零的便士和几块手帕，其中一块不大，浸透了香水，显然是一个女人的物品。一根表链挂在尸体的背心上，但怀表不见了；没有钱包，衣物上没有缝上任何名字。连受害人内衣上的标签也都给摘掉了。这位侦探勘查之后承认：“尸体上没留下确定死者身份的点滴信息。”
凯里猜测死者的国籍时信心大一些。尸体的容貌显然具有地中海地区人的特点。而更有力的证据是裤子口袋里发现的一张便条，是以一个意大利女人的笔迹写的。两个耳垂都扎了耳环孔，这是西西里常见的风俗；马多尼亚脖子上的短剑伤口血淋淋的，看上去也很熟悉。在其一生的职业生涯中，这位侦探勘查过好几次意大利人仇杀案的受害人。他断定，这人很可能死于小意大利区常见的仇杀之一。
并不是凯里的所有同事都这么肯定。谋杀发生之后最初几个小时，有些警察一直在考虑一种意见，就是死者可能被一名凶残的抢劫犯割断了喉咙，甚至可能是激情犯罪的受害人。也有人提出尸体可能是希腊或叙利亚移民的。但大多数警察都赞同警司迅速的推理。毕竟在纽约各意大利移民聚居区每年都发生十几起谋杀案，多数恰恰都是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杀的产物，凯里对这类案件非常熟悉。这类案件破获的很少，纽约警察（几乎四分之三都是爱尔兰移民）并不自称了解小意大利在发生什么，面对很少讲英语、在争斗中很少求助当局的证人和嫌疑人，侦探们觉得，即使谋杀者的身份和杀人原因在移民中人所共知，要破获这些案件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一开始，这件谋杀案就不会不经侦查就不了了之。这件人身侵害案的残忍程度，发现大桶的恐怖场景，全都具有引起轰动的性质；到凯里于早晨六点十五分结束最初的勘查时，马利特暨汉德尔木材场外面的人行道上已经挤满了围观者，他们在周围转来转去，希望看一眼裹尸布下的尸体。围观的人数迅速增加到几百人，不得不从附近的警察局召来一小队后备警察，手牵手围成一圈，挡住人群。头一批新闻记者也来了，用速记符号潦草地记下案件已经了解的概况。血案总是头版新闻。
到早餐时分，这起轰动事件的新鲜气息甚至从警察局总部吸引来一大群高级警监。刑侦大队队长乔治?麦克拉斯基是一名渴望引人注目的高级警官。他全权负责案件的侦查工作。麦克拉斯基个子高，长得帅，蓄着漂亮的头发和浓密的胡须。他在刑警大队干了十多年，大摇大摆，刚愎自用，大家在背后都称他为“不可一世的乔治”。但这位警监的自视甚高同实际的本事并不相称。麦克拉斯基侦查手法笨拙，过分相信自己意见正确，缺乏最优秀的侦探的细腻和直觉。他还往往行事仓促，常常时机还不成熟就贸然决定抓人。这起确实让人束手无策的案子——阿瑟?凯里早就担心大桶疑案结果会让人束手无策——很容易把他弄得晕头转向。
　　对警方来说幸运的是，凯里早已采取补救措施。他初步认定大桶案的受害人是西西里人，这就促使他要求援助，一个小时之内，援助就到了，来人的样子出人意料。那人短墩墩的，身穿一件皱巴巴的大衣，一半脸藏在一顶礼帽下。新来者是警司约瑟夫?佩特罗西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以南的帕杜拉，但此人是纽约侦破意大利移民犯罪的专家。佩特罗西诺很可能是全警察局最容易认出的警官，一脸麻子，五官粗陋，即使按当时的标准也是个矮子。他身高只有五英尺三英寸，习惯在鞋里加垫片来增加自己的身高。但这位侦探很矮的身材、茫然的目光和傻乎乎的表情，让人想不到他其实本领高强；这位警佐体重几乎三百磅，而且那庞大的身躯大部分是肌肉。地区检察院一位很了解他的检察官说：“他长着很宽的双肩，公牛的脖子，上面搁着一颗极大的圆溜溜的脑袋，就像夏天的南瓜。他脸上长着麻子，很少露出笑容，但是有条不紊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就是把意大利移民中的犯罪分子赶出纽约，赶出美国。”

　　佩特罗西诺只用了几分钟就勘查完了木材场、尸体和原来在马多尼亚口袋里的几件财物。然后他和凯里把注意力转向死者被发现于其中的大桶。大桶做工粗糙，没有加箍，现在尸首已经弄了出来，两位侦探能够看到底上那层三英寸厚的锯末。两人轮流把手伸进桶中，用手指在浸透了血液的雪松锯末中过筛，发现了一枚发夹、一些洋葱皮和几个黑雪茄烟蒂，佩特罗西诺说那雪茄是意大利生产的，并说是一家餐馆地板上的垃圾。凯里用手指顺着大桶木条内侧摸去，觉得有微小的颗粒刮擦皮肤，有几颗嵌进了他的指甲缝中；这位警司举起手到嘴边，指尖触了触舌头，尝出是糖。这说明这大桶曾经是一家糖果店、糕点店或者咖啡馆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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